
最近有一本书在出版界、文学界

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可以说好评如

潮，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江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家凌翼创作的长

篇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精神永

放光芒，被称为“精神高地”。然而，由

于种种原因，贫穷落后也一直困扰着

老区人民。这种状况牵动着党中央和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来到井冈山，深入调查研究，看

望老区人民，殷殷嘱托井冈山要在脱

贫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在扶贫的

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

个贫困群众。经过干部群众的艰苦奋

斗，井冈山大地旧貌换新颜，创造了神奇

的“井冈山经验”，终于在二○一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庄严宣布：井冈山市在全

国五百九十 二 个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中

率 先 脱 贫 摘 帽 。 作 家 凌 翼 极 其 敏

锐地捕捉到这一震撼人心的题材，

用 文 学 回 应 了 这个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时 代 话 题 ，以 生 动 的 笔 触 全

景 式 描 述 了 井 冈 山 脱 贫 攻 坚 的 艰

难历程，绘制了一幅耀人眼目的时

代画卷，唱响了一曲雄浑高昂的时代

壮歌。

《井冈山的答卷》另一个亮点是

新颖独到的艺术构思。翻开书的扉

页，习近平总书记“时代是出卷人，我

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话，映

入眼帘。作家正是紧紧围绕出卷、答

卷、阅卷这一清晰而严谨的思路来架

构全书的。脱贫攻坚、实现小康是伟

大时代出的试卷，党和政府、广大扶

贫干部以及参与脱贫攻坚的群众则

是“答卷人”，他们要用智慧、行动和

汗水来回答这一试题，书中从“卷一”

到“卷十”，就是长达近二十六万字的

“答卷”。习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广大贫困群众才是真

正的“阅卷人”，最后要由他们来打分

和验收。作家富于创新性的、独一无

二的创作构架，可谓高屋建瓴、全局

在胸、从容不迫、一气呵成。

读完全书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

多姿多彩、活跃在脱贫攻坚战第一线

的人物。他们身份不同、经历各异、

性格有别，但都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都有一种顽强拼搏、激流

勇进的精神，他们都是脱贫攻坚战斗

中的勇士和排头兵。没有他们的奋

斗，脱贫攻坚无法取胜。我们怎能忘

记那位驻村第一书记曾润洲，他

迎难而上，带领 全 体 党 员 高 唱

《党啊，亲爱的妈妈》鼓舞士气，

迅速打开扶贫局面；怎能忘记

那 位 派 驻 曲 江 村 挂 点 的 叶 维

祝，他三年如一日全身心扑在

扶贫工作上，为贫困村排忧解

难做了大量工作，深受群众欢

迎，并写下了十余万字的扶贫

日记；怎能忘记那两位家在温

州、主动来井冈山扶贫的李秉

谦、李正提父子企业家，他们带

领贫困群众创办芦笋基地费尽

财力、心力和精力，克服了无数

困难终获成功；怎能忘记那位

卢诗渊主任，风雨交加的深夜

冒着生命危险赶往土坑山窝，

去救遭到山洪威胁的八十九岁

的卢心夫妇，获救的两位老人

感激万分，卢主任说：“你们不

用谢我，要谢，就谢共产党，谢

习近平总书记。我是共产党派

到您家的帮扶干部，您家的困难就

是我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

情景动人，话语感人。作家在书中

全力打造的井冈山脱贫攻坚战的人

物长廊，成为这块红色土地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井冈

山革命斗争精神渗透在脱贫攻坚战

的全过程中，做到无缝对接、水乳交

融，是作家创作的又一着力点。正如

作者所说：“历史与现实在我眼前奇

妙地交织。”是的，书中告诉我们，井

冈山精神，是脱贫攻坚战一切行动的

原动力，它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无事不在。作家在创作中巧妙地运

用联想，让历史照亮现实。

作者凌翼本来是位诗人，近几

年转向地域文化散文和报告文学写

作，但他诗人的气质依然没有改变，

诗人的情思依然流淌在笔端。《井冈

山的答卷》中，诗的语言、诗的点染、

诗意的表达，几乎随处可见，许多情

景 交 融 的 场 面 十 分 感 人 。 如 卷 十

《神山笑脸》中的九个小节，无论写

人还是写场面，都诗意荡漾、激情飞

扬，都可当作质朴的美文来读。如：

“左炳阳脸上的笑，比别人多一层意

境。每天起床，只要打开大门，眼前

就会浮现习近平总书记那天在门前

讲话的一幕，耳朵里不自觉地就会

出现总书记的话语。两年多了，这

样的情形依然如故。晚上关门时，

左炳阳会先到场院站立一会儿，她

看见的是满天星空，但耳畔却会涌

来习总书记的话语。这是幻觉，但

又是她生活中的现实。”

《井冈山的答卷》在真实性这一

点上，作家确实下了一番不同寻常的

超级硬功夫。三个多月的采访，日

夜兼程踏遍了井冈山的山山水水，

走访了二十多个乡镇场、一百二十

多个村组，访问了三百余名干部群

众，留下了厚厚的两本采访笔记和

十多万字的采访日记，并在书的附

录中，别出心裁地用十页篇幅详尽列

出 了 采 访 名 单 。 作 家 如 此 深 入 现

实 ，贴 近 人 民 ，践 行“ 四 力 ”，十 分

难 能 可 贵 。 说《井 冈 山 的 答 卷》是

“ 用 脚 走 出 来 的 ”，名 副 其 实 。 作

品 从 头 至 尾 完 全 用 事 实 说 话 ，有

着 巨 大 的 说 服 力 和 感 染 力 ，扎 实

而 厚 重 ，无 疑 可 称 为 当 下 脱 贫 攻

坚 题 材 出 类 拔

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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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幅 耀 目 的 时 代 画 卷
——凌翼长篇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读后

吴 海

在戈壁滩上想你（外 二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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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画说王道 王 蒙 文 吉建芳 绘

六月十二日，受“写意清水，助

力脱贫”笔会之邀，我从吉林长春飞

赴甘肃清水。

由于大西北干旱少雨的印象，

天水市和清水县地名中的“水”字，

我认为就像长春中的“春”字一样，

不过是当地人的美好愿望罢了，干

旱的大西北哪会有这么多水呢？就

像在东北，哪会有永远是春天的城？

早在十三年前的二○○六年，

那时我还是一本通俗杂志的主编，

全国书刊订货会在新疆召开，我第

一次来到乌鲁木齐。从新疆返回

时，我决定改乘火车。我要一站一

站地走，一点一点地看，想切身感受

一下大西北浩瀚无边的荒漠戈壁。

列车从乌鲁木齐驶出后，很快就进

入荒凉地带。有一大段路途，无水、

无草、无树、无风、无生命迹象……

困乏的人们东倒西歪，而我却双目

炯炯，被眼前的干旱惊呆了。

在这漫漫长路上，我不仅充分

感受到了大西北的辽阔、高远和神

秘，也充分体会到了大西北的干旱

与空旷。直到路过张掖时，我才由

衷地感到一种惊喜，那是久别重逢

之后再次见到绿色树木的惊喜！

到了兰州，我见到了水，见到了

绿色，更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马青山、

任真、任向春、张春燕等鲁院的同

学，晚上同学们拉着我去兜风，去看

夜色中的母亲河。

而对于天水和清水的真正认

识，是在天水通往清水的公路上。

六月的天水，天空湛蓝，薄云透亮，

我竟没有看到一处干旱和荒凉。目

之所及，到处都是山清水秀，我竟怀

疑是否到了南方？我兴奋地问：那

是什么河？司机说：那就是牛头

河！牛头河虽然并不很宽阔，但波

涛滚滚，两岸是茂盛的花草，碧绿浓

密的蒿草间绽放着各色花朵，我认

出了野马兰、野杜鹃、油麻菜、老厂

子、蒲公英等，那是我在东北大草原

上经常见到的。

我的童年是在东北大草原上度

过的，草原生活让我酷爱各种花

草，每当看到原野上自由生长的花

花草草，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辨认一

番。夕阳西下，就在这个六月的傍

晚，在牛头河水的陪伴下，第一次

来清水，我就迷失在牛头河畔茂盛

的花草中了。

清水县位于甘肃东南，天水东

北，渭河上游。清水河发源于山门

乡，流过县境，汇入渭河。相传成吉

思汗曾在牛头山安营扎寨，清水河

又称牛头河。清水还是黄帝的故

里，轩辕黄帝就出生在牛头河源头

的轩辕谷。《史记》载：“轩辕谷隘，清

水县东七十里，黄帝诞此。”清水县

关于黄帝的印迹甚多，不只是记载，

也不只是穿越五千年历史风雨的传

说，这里确有轩辕谷、轩辕祠、轩辕

湖、轩辕故里和轩辕广场。

晚上，我们观看了清水县剧团

的大型神话歌舞剧《轩辕大帝》。清

水素称秦源之地，这里的剧目当然

是秦腔。我曾在吉林省艺术研究院

抓了五年地方戏，所以对我国异彩

纷呈的众多剧种略知一二。我最喜

欢的是京剧和吉剧，我是听着京剧

样板戏和家乡吉剧团的地方戏长大

的。而像评剧、昆曲、秦腔、沪剧、越

剧、豫剧、吕剧、花鼓戏、黄梅戏等剧

种都不乏优秀的代表剧目，也都非

常好听。

年轻演员扮演的黄帝、风后、嫘

祖、蚩尤出现在华丽的舞台上，我由

衷地希望这台有着清水地域符号的

古装大戏演出成功。尽管剧本尚需

打磨提升、青年演员尚显稚嫩，但这

是清水留给我的特别的文化记忆。

十四日，我有幸和《西安晚报》

副刊主编高亚平、《文艺报》编辑路

斐斐、天水大学教授雪潇、清水县

作协主席温小牛分在同一个组，前

往秦亭镇麦池村参观。我们怀着

激动的心情沿着采风路线，在志愿

者的带领下，一站一站地走。来自

天南地北、首次谋面的我们就像分

别多年的老友，没有任何隔阂，相

谈甚欢。

天空一直飘着小雨，越野车沿

着九曲十八弯的乡间公路向前飞驰

着，朦胧的远山笼罩着一层轻纱，在

绿水青山中影影绰绰；几只雨燕在

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

就像画家的几笔淡墨，泼洒在天边。

麦池村以前是一个贫困村，后

来在天津市河北区政府的帮助下，

先后为全村二十多户困难群众援建

了价值十一万元的青砖大瓦房，而

群众只花一万元。我们来到麦池村

村委会，听了年轻书记对精准扶贫

工作所做的详细报告。年轻书记很

沉稳，对村中每个老百姓的家境都

了如指掌。我们从年轻书记的讲述

中感受到了辛苦，也感受到了坚毅

和决心。

长沟村外，一条小河像缀着宝

石的飘带系在富饶的土地上。峡谷

中的溪水跃上山头，变成千百个大

喷壶，浇灌着周围的一片片庄稼。

张华伟书记的热情周到让我们很感

动，晚餐是当地特产，农家土鸡和清

水土蜂蜜让作家们大饱口福。长沟

村还专门为大家演出了皮影戏《二

进宫》，渲染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

氛。晚上，我们就住在了长沟村的

农家乐。

十五日上午，我们又来到了黄

门镇的黄湾村，见到了来自县委组

织部的第一书记王晓军——一个

三十岁出头的帅小伙。在他的带

领下，黄湾村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好起来。我询问黄湾村近年来

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基层工作中最大

的困难是什么。王晓军说，最大的

困难就是个别思想落后的群众不配

合工作，还有就是如何解决村里养

殖户产品销售的问题。在一次次进

村入户交心谈心后，不配合的群众

也慢慢改变了想法。多数时候，我

会和村支书去县里的大酒店和餐馆

推销土鸡和土鸡蛋，因为口感好客

人很喜欢吃，所以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

我久久回味着王晓军那朴实的

话语，通过这次采风活动，我更深切

地体会到文学创作就要接地气，为

老百姓代言，才能创作出脍炙人口

的好作品。

从清水回 来 ，我 的 心 情 一 直

不能平静。盛夏的夜晚，伴着东

北难得的一丝凉意，望着浩瀚天

空和辽远的群星，回忆起一个月

前的温暖往事，天水市、清水县、

秦 亭 镇 、轩 辕 谷 、麦 积 山 …… 满

载深情的牛头河水一路奔腾，汇

入 黄河、流向

大海……

我站在戈壁滩上

像沙漠的孤柳或远方的胡杨

我深情地望着你的方向

虔诚地呼唤

缠绵而悠扬

那是你赐予我爱的芬芳

我站在祁连山下

像山腰的岩羊向往翱翔

随风把我的思念带向远方

我每一步的绽放

都是你的光芒

我在佛祖的眼睛里想你

那分明是你爱的交响

我在雪莲花瓣中想你

马背上的人儿在抚摸月亮

我在炮仗面中想你

我在悠扬的琴声和烤肉中想你

我在老妈妈的叮咛中想你

我在那一片翠绿中想你

我在丝绸之路上想你

彻夜不眠地想你……

掬起每一缕阳光

驼铃般摇曳欢畅

我不知疲倦的思念

把你的爱铭刻收藏

或许幸福是遥远的梦想

我依旧会走出别样的

铿锵

你的眷恋

是我永恒的故乡

灵渠之歌

我御风驾雨从天而降，

带着他的骄傲和梦想，

将思念的绿和期待的红一并收藏。

拥抱你和被你拥抱一样让人向往，

灵渠啊——你我是否相忘？

当你撕开桀骜不驯的湘江漓江，

奔腾的波涛宛如秦娥的水袖，

柔柔曼曼，

丹桂披纱笙竹凝香，

痴人癫狂。

大西北的汉子为你迷醉，

载你入黄土高原的悲壮，

岭南的大地祥和依旧，

无需也不曾迷茫，

远在长安的始皇呵！

你是否还在眺望，

将军回归故乡？

蜀道之感

峭壁路上，荒草一片。

古道原上，野花乱飞。

孤离离的凄美，

高兴时迎风而舞，

沉默时一言不发。

便是双眸星一样的注视，

眼中幻化出神采奕奕高大勇武的他

素洁高雅，点墨生花，

匆匆而过的往昔，

真情无价，

或许涅槃，或许风雅。

看骄阳曼丽，

笑尘世浮华。

胡子哥姓李，名先正。

既然大家都喊他“胡子哥”，当然

是蓄有美髯飘逸的汉子了。如换件

衣袂飘飘的长袍，再把头发用簪子竖

立头顶，换作在深山老林偶遇，定然

会惊觉时光倒流，仿佛穿越到了一个

神秘的时空。

胡子哥是有故事的人。他书读

得不多，却很认死理，他认定的事情

天塌下来也不怕，霸得蛮，耐得烦，有

着典型的湖湘特征。据说他早年下

海经商，以一身的蛮劲和智慧，把一

本书硬是经营到发行量逾两千万册

的惊人地步。佩服之余，给了他一个

大拇指，他憨憨地一笑，说，这有什么

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求，并

不是我经营得好，而是遇到了那个时

代的黄金期。

胡子哥不愧是胡子哥，而今竟然

舍下京华烟云，转身投入家乡的怀

抱，在梦里水乡早出晚归种起山茶树

来，研究起还原生活的“人间烟火”

来。也许，这是他生命中的又一次华

丽转身，这是一个经历了太多快节奏

的时代，是时候该慢下来、静下来，好

好地与大地对话的时候了。

每日匆忙地在钢筋丛林中往返

穿梭，偶尔遭遇一些难得的柴门犬

吠，闻到烧焦的锅巴香味的炊烟，心

下好生欢喜，仿佛见到倚着柴扉、手

搭凉棚的亲人在等待自己归来，而现

实却与我们想象的生活相距甚远。

现代社会食品安全依然是人们谈论

的话题，病从口入，许多未知与不自

觉的因素，衍生出许多莫名的病痛，

这就需要把我们的厨房来一场“青山

绿水”的革命了。

胡子哥是心有明月的，他是大

地的孩子。那天，待我们沉醉在大

自然的清风抚慰时，他不知从哪里

摘了几根黄瓜和青辣椒，问：“要不

要尝尝，新鲜着呢！”我们接过黄瓜，

他又问要不要再尝个辣椒。我张大

嘴巴疑惑地问：“辣椒生吃？”他把个

青辣椒放在衣服上蹭了蹭，几口就

咽了下去，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他则

云淡风轻地说：“辣椒维生素多，生

吃好。”我们没有一人有勇气去品味

一下生辣椒的辛猛。他说：“湖南人

不吃辣，那还算得上湖南人么？”那

眼神和语气里充满了狡黠和挑战，

好似在说，不吃个把辣椒怎能把我

们的湖湘精神诠释得清楚？他把辣

椒往身上蹭的细节，活脱脱一个乡

间田野的赶牛少年。

胡子哥是胸有乾坤的人。当我

们 立 在 这 块 在 中 国 版 图 上 被 命 名

为“鱼米之乡”的八百里洞庭，面对

一片六万余亩的山茶树林时，内心

是 震 撼 的 。 一 棵 茶 树 要 生 长 四 年

才 能 挂 果 ，八 年 才 能 产 收 ，百 年 方

可盛产。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 。 这 些 树 苗 就 是 撒 开 腿 脚 满 地

跑 的 孩 子 呀 ，它 们 吸 收 天 地 甘 霖 ，

一枝一叶地成长，是多么漫长的等

待。这是让白发疯长的季节，而胡

子哥却没有丝毫的焦虑与悔意，他

并不着急着收获。八年来，风雨无

阻，他穿梭在这片高低不一的茶树

林 中 ，听 茶 树 一 次 次 拔 节 ，一 点 点

抽条，一回回开花结果，美髯飘飞，

惬意而安然。

他每天围着这块土地转，锄草

躬 耕 ，乐 在 其 中 。 生 活 ，便 在 每 日

的千钟粟中慢了下来。也许，他更

为在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 意 味 ；也 许 ，他 苦 苦 追 寻 的 居 室

兰香，便是这样慢慢渗透的；也许，

这便是生活原来的样子、本真的样

子、应该要有的样子了。正如古人

有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

我想，生于斯，长于斯，人的性情

和梦想许是来源于生养他的土地。

若干年后，土地就是人类珍贵的资

源，那里有放牧的蓝天白云，有孕育

的爱恨情仇，有打马归来的英雄气

概，有风起青萍之末……就好像眼前

的胡子哥，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活

得如此恣意、安静、祥和。

也许，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有失败有成

功，有带笑的泪，有含雪的花，有如

许 的 清 风 明 月 ，近 山 遥 水 ，绵 绵 无

期 ，丝 丝 入 味 。 携 着 惬 意 ，品 着 清

欢，炊着奶白色的梦，传递着山花烂

漫的诗意。

突然间，想起梅实先生写给胡子

哥的《山茶油赋》：李君先正，美髯飘

逸，称胡子哥。久居京华，往来南北，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然俭朴不减，

仁义有加，扶携乡友，厚德乐施，誉为

佛商……也许，胡子哥如许的明月入

梦，如许的信心与坚强，来自故土之

根，源于鸿儒之爱。

我 想 ，在 这 片 深 情 的 土 地 上 ，

胡 子 哥 终 会 拥 有 风 生 水 起 的 华

盖 ，收 获 人 淡 如 菊 的 美 好 。 山 风

吹 来 ，满 庭 生 香 ，那 便 是 人 们 烙 在

心 坎 上 的 人 间

烟火了。


